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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面临评价之难、中试之殇、边界之问共性问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至关重要。但一直以来，成果转化都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最新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0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持续活跃，但科技成果交易金额下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老难题”仍然“待新解”。

如何把论文写在产品上，把成果转化在企业里？得闻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下称海洋三所）20多年来“海中寻宝”，依托科研能力，接力探索实践，不断有成果转化的成功案例，《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于近日走访该所，希望通过现象寻找一些共性问题的答案。

问题1：评价之难

调查：成果转化逆势上扬的背后——善用政策“引擎”

缓解“头秃”焦虑、增加水稻和茶叶产量的生物产品，均来自海藻中提取的寡糖；为养殖虾蟹“强身祛病”的海洋生物制剂，可代替抗生素，同时也改善了水质；喜欢“吃油”的菌，被用来治理油污的沙滩；不伤手的洗手液、隔离+抑菌的口罩，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也迅速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这些是来自大海的馈赠，也是海洋生物科技成果转化的果实。

2020年，海洋三所16项专利或技术秘密，成功转化为海洋生物医药和制品，转化金额600余万元，带动企业投资3.3亿元，创下该所历年成果转化新高。

与全国数据相比，不降反增。海洋三所产业处处长陈力认为，“这是充分利用了政策的结果”。

事实上，效果的评价，是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难题之一。“成果转化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很难用一个尺度来衡量。”陈力说，“2015年以来，我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相继问世，可以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政策遵循。”

“三部曲”，即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随后出台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事实上，海洋三所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致力于成果转化，走过弯路，也取得了成果。”陈力认为，“想要进一步扩大转化效果，需要强化激励措施，突破转化流程中的各个壁垒。”

“政策出台后，持观望态度的仍大有人在，这是因为在转化过程中，研发的周期不同，成果的形式不同，产业的领域不同；成果转化后，也不能仅用经济效益来衡量，还要包括社会效益、科学价值等。转化效果如何，难以定量。”陈力说，“那么，如何让政策落地，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转化之路，既需要过来的经验教训，又需要对未来的谋划和定标。”

以“三部曲”和自然资源部科技创新政策为依据，海洋三所于2018年试行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并于2019年修订推出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管理办法（试行）》。

办法明确，技术转让或许可的净收入奖励比例提高至80%，并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允许科研人员到海洋三所开展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的企业中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并取酬；职称晋升、科技奖励、人才管理，给予科技成果转化人员倾斜……一系列政策创新，成为科技创新和转化的“引擎”。

利用好各项政策，海洋三所主动参与到成果转化，获批成为“福建省级技术转移机构”、参与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成果推介平台、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搭建好科技创新和转化需求的“桥梁”。

问题2：中试之殇

调查：“刚需”技术+“柔性”服务——共享平台“破壁”

中试，即中间性试验，是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生产的中间环节。

科技成果能否走出实验室，主要取决于中试的成败。有统计显示：科技成果经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而未经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只有30%。

“中试研发技术配套不足问题是制约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最为关键的技术瓶颈，也是我国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最为突出的薄弱环节。”海洋三所研究员、海洋生物产业化中试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项目负责人洪专告诉记者。

中试以及中试平台建设难在哪里？

开展中试研究首先需要解决设备问题。对大多数科研人员而言，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实现设备的系列化配置。他们常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四处寻找可匹配的中试设备，过程麻烦且痛苦。科研成果因无法完成中试而被束之高阁，正是“唯论文”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随着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为解决设备配备问题，各地纷纷立项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类项目，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但是，在目前已建成的平台中，专业化的中试技术服务平台仍处于非常稀缺状态。

“如何构建高效的中试平台运营机制，如何让中试平台不依赖财政经费的持续性投入而实现常态化运行，如何破解公共服务平台建成即闲置的共性问题，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探索。”洪专介绍。

据悉，我国共享平台大致可分为5类：保藏、检验检测、技术研发、中试、综合服务。除了海洋生物产业化中试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海洋三所在国家和地方支持下，相继建设了中国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等世界级技术支撑平台，基本实现共享平台服务功能。

陈力表示，海洋三所将整合全所平台资源和团队，集全所之力打造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集“资源保藏—活性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试放大—转化对接”为一体，面向产业需求的全链条研发和公共服务平台体系。

问题3：边界之问

调查：论文写在“稻田茶园生产线”——畅通“转化链”

如果把科技成果转化看作一条“转化链”，那每一步都需要科研人员和企业等多方既能各司其职，又要紧密合作。

以海洋生物医药成果“转化链”为例，不同的环节需要不同的专业机构来完成：资源勘探采集需要海上和水下作业能力；分离提取需要科研机构；保藏需要保藏中心；活性评估需要拥有资质的实验动物中心；应用研究和制剂研究需要科研机构，也需要企业的直接介入；中试放大需要公共服务平台；制剂研究和产品化更多地需要由企业来完成。

可以看出，每个环节的专业性都非常强，任何一家机构都无法独立完成全部工作。而任何一个环节不通畅，成果转化也将难以实现。这正是近年来各方力推“产学研体系”背后的原因。

地处重庆市东南边陲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是远近闻名的“贡米之乡”，出产的稻米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和有机双认证，但农家肥不足严重限制了水稻的产量。

如何在符合有机标准的前提下，实现水稻增产，提高抗病虫害能力？由海洋三所研发的海藻肥为花田乡提供了解决方案。

“海藻寡糖生物肥是一种以龙须菜为原料、利用海洋微生物发酵制备的生物肥料。”自然资源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曾润颖告诉记者，“与市面上海藻肥不同的是，这种肥料的主要成分是海藻寡糖，而且生产过程中没有使用化学试剂裂解，绿色无污染，还能有效增强农作物抗病虫害的能力，其实更接近是一种高效的生长调节剂。”

曾润颖领衔的深海生物酶课题组，通过从太平洋深海沉积物中分离得到的一株火色杆菌，用它从龙须菜中酶解出海藻寡糖，有效降低了生产和污染治理成本。

提取出寡糖只是生物肥研制的开始。随后，团队扑在实验室和生产线上，经过连续数月的试验、改进、再试验、再改进，最终获得了最佳的海藻肥优化配方，成功使海藻肥专利技术由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曾润颖团队攻克了酶解生产龙须菜琼胶寡糖的所有技术难关，于2013年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2020年1月15日，500亩用量的海藻寡糖生物肥运往海南茶园。根据海洋三所与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签订的《科技帮扶协议》，曾润颖团队将为该县水稻、果蔬、茶叶、咖啡等万亩作物提供海洋生物技术产品，助农增效。

“太平洋火色杆菌中丰富的酶系简直称得上‘包治百病’。”曾润颖介绍，凭借这项酶解寡糖技术，实验室与企业对接，广泛服务于日化、医药、农用制品等不同的终端产品，成功实现了成果转化。

记者采访中发现，海洋三所在成果转化中合作的对象，多为中小企业。曾润颖说，中小型企业，尤其是面临转型升级的企业，对创新成果的需求十分旺盛。

不过，中小型企业由于规模原因，抗风险能力相对大型企业明显偏弱，所以对“投入产出比”比较敏感，这就需要用双方共担风险的思维开展合作。

据悉，在海洋三所与企业签订的很多合同中，都是按照产品开发的终极目标签订合同，而且每个阶段都有触发条件：研究达到什么程度，企业投入多少；再达到什么程度，再投入多少……这样双方都可以避免一次性投入太大，避免打水漂、不欢而散的情况。在此过程中，企业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修改实施方案，便于形成最终产品。另外，生物产品成果转化后，研究人员往往需要根据生产线情况、产品上市要求等进行针对性改进，而不是转让成果后就不再过问。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后，海洋三所共有13名“科技特派员”、8名兼职科研人员走进生产一线，与企业一起解决“转化链”上的一个个难点痛点。

科研机构在成果转化中扮演什么角色？边界在哪里？这是管理者需要厘清并把控的问题。

“允许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是政策创新内容之一。创新的目的是发展，创新的举措要有相适应的管理，以保障可持续发展。这是创新的基本逻辑。”陈力说，海洋三所是自然资源部直属的国家公益性综合型海洋科学研究机构，促进海洋科技进步，服务区域建设是职责所在。立足成果转化，以科技助力经济，仍需要不断地探索实践。(内容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原文标题：“解剖麻雀”看成果转化——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科技助力经济发展调查)

 《决策参阅》编委会    主任:冀伟     副主任：刘红     主编：王明丽
 地址：许昌市魏武大道与尚德路交叉口许昌科技大市场  邮编：461000 电话：0374-2962258   



